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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 中國

中國文化圈#Metoo：3週、5位被指控、逾35位指控者，與以前有什麼不
一樣？

端傳媒整理事件始末、報導，採訪到當事人及過去與現在的#Metoo行動者。

大陸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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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人何文庭、端傳媒實習生Berry、端傳媒記者符雨欣，發自新加坡 


中國文化出版界燒起一波#Metoo，目前已進行到第三週。4月23日起，多名文化圈男性人士被爆料，被

指控者包括「一頁folio」創始人範新、文化圈名人史航、青年作家宗城、先鋒書店前採購經理陳磊、先鋒

書店老闆錢小華；指控他們的女性，范新多於1人，史航26人，宗城多於7人，陳磊1人，錢小華2人；指

控的理由，包括強姦未遂、性騷擾、令人不舒服的言語等不一程度。

多位女性受害者決定站出來，曝光被性騷擾的經歷。被控告者以不同程度否認指控，受害者公布更多證據

及經歷，同時不斷有新受害者加入聲討行列。目前，范新沒有承認強姦未遂，一頁在其公衆號上刊發告知

書，宣布公司核心團隊與範新進行切割；史航否認所有性騷擾，遭合作方取消合作；宗城發表道歉信，稱

「冒犯」了他人；先鋒書店回擊爆料者後再被反擊，目前沒有更多回應。據悉，原先鋒書店採購經理陳磊

已經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

本次#Metoo在社會輿論上取得較一致的支持。從2018年開始做#Metoo、跟進個案的倡議、行動者水霓

指，「現在大家很少說#Metoo像文革大字報批鬥了，反而覺得讓當事人受到公眾審視、討論等是一個正

常運動的方式和現象。」但同時也不容忽視的是，儘管輿論的話語和意識水平較高，但實際在法律和制度

上的實踐與改變，與此有較大距離。

來到第三週，網絡討論熱度已有下降，截至發稿前，官方機構和官媒還未有表態，相關內容也未受到審查

限制。端傳媒整理幾方報導，採訪到宗城的當事人J、Esther，先鋒書店當事人DD，#Metoo運動曾經的

行動者水霓，現在的志願者渡渡鳥和Kukumaru，以及一直從事大陸女性權利工作的馮媛。我們也聯繫過

史航案的幾位當事人及聲援者，但對方在極度高壓的精神狀態下，希望暫時先在牆內的網絡平台講述這件

事。

本報導也聯繫了被指控人所在的平台或本人，截至發稿前，宗城表示暫時沒有回應或補充，范新、史航、

先鋒書店，暫無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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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擦火柴，「唰」地燒起一團火 


導火索首先從出版了多部女性主義題材的「一頁folio」創始人范新開始。根據《界面文化》整理，4月23

日，豆瓣帳號「青年編輯們」發布投稿，指范新幾年前性侵下屬未遂。這則不足百字的投稿提及一篇指控

文章，指范新2016年在一次出差中曾嘗試性侵女同事。這篇文章被廣泛轉發。翌日，范新在豆瓣一個只有

六個粉絲的帳號發布道歉，但並未明確承認對他人存在強姦未遂。4月25日，另一家出版品牌「樂府文

化」創始人塗塗對范新一事公開評論，被認為站台范新，范新登上微博熱搜。4月26日范新指自己「閉

嘴」，已向公安說明情況。4月27日「一頁」發表聲明與他切割，但遭質疑沒有處理核心問題。一頁辦公

室目前關閉，外部招牌拆除，而「樂府文化」也遭大量讀者謾罵及要求退款。

就在范新登上熱搜前後，文化圈名人史航不斷被爆性騷擾。4月26日，同樣源起豆瓣帳號「青年編輯們」

發表匿名投稿，陸續有受害者曝光、控訴史航。4月30日，磨鐵圖書發布聲明取消史航《房思琪的初戀樂

園》推薦語。5月1日，新週刊宣布取消同史航的一切合作。史航隨即在微博發表聲明否認一切指控。然

而，更多受害者站出來發聲。微博大V「@羅貝貝」等陸續發布受害者自述及聊天記錄截圖。5月2日，史

航公布聊天記錄截圖，表示同當事人「有過不同程度的交往」，稱對方故意隱瞞部分紀錄。但許多評論指

聊天記錄中女生的表態明顯體現出尷尬，「@蘿貝貝」微博質疑「請問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什麼時候你會

發『你又把天聊死了』這種表情包」。一天後，微博「黑尾鷗1988」，即受害者小默，公布被史航性騷擾

細節，回擊史航「前任」的說法，強調所謂「沒談攏的感情關係」實質上是「被摧殘的霸凌關係」。同

時，更多受害者陸續曝光被史航性騷擾經歷，截至5月5日，自曝受害者已達26人。

同時期，自稱女權主義支持者的男作家宗城也被多人指控性騷擾。4月27日，宗城在播客「席地而坐」微

信會員群及朋友圈回應否認指控。僅一天後，他又向受害者群發消息稱自己有「男性劣根性」，希望朋友

們監督自己的言行。4月29日，微博「早見Hayami」、「茶花女」公布宗城性騷擾言詞聊天紀錄。宗城隨

即發布聊天記錄回擊指控，卻被證明聊天記錄造假。4月30日，宗城發表道歉信，稱自己行為「冒犯」到

他人，背叛了女友。網友評論認為宗城沒有承認自己的性騷擾行為，而將其辯解為「冒犯」。還有評論表

示其道歉全程沒有提及受害者，更多人呼籲將其封殺或繩之以法。

這場#Metoo也燒至大陸著名書店「先鋒書店」的管理層。4月25日，豆瓣「阿踢」稱在職期間曾遭先鋒

書店採購經理陳磊性騷擾。5月4日，阿踢發表文章，詳細描寫個人經歷，指曝光陳磊性騷擾事件後遭先鋒

書店管理層脅迫，封口。5月5日，先鋒書店發文否認指控，並發布阿踢手寫的「檢討書」。阿踢回應稱所

謂「檢討書」是在「受欺凌，受誘騙」的情況下所寫，是在被迫離職後，擔心不良影響之下的妥協之舉。

前任，調情與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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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航名氣大、被指控的人數多，卻也是這其中最主動否認了所有性騷擾指控的人。他稱外界所說的「性騷

擾」不過是和「前任們」的「門內調情」。他在網上發布聊天截圖，指自己「從未違背女性意願，亦從未

利用過所謂的強權地位侵犯任何人」，而且這個事件裏「沒有加害者和受害者」。

不少網友在看到截圖後，反而覺得「坐實」了史航的性騷擾。駁斥史航的「前任論」的小默發表長文，細

述「被成為」前任的來龍去脈。文章開頭就表明：「我承認，像他曬出的這類聊天記錄，我有一把。我的

故事比較長，如果您能看到最後，歡迎您自行品判：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前任』，『施害者』與『受害

者』究竟存不存在，我和他是『沒談攏的情感關係』，還是『被摧殘的霸淩關係』。」

在當事人看來，二人相識於工作場合，當事人原本對史航也有崇拜心態：「我在一家做電影業務的公司工

作，因為熱愛電影而微博關注史航很多年，對他曬貓品書的日常印象不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與史航

的共同好友帶進了鼓樓西劇場，以觀眾的身份參加朗讀會，因而與史航產生了最初的交集。」她坦承自己

甚至有點受寵若驚：「我尊敬的史航老師誇讚了我的相貌，用那種我們都很熟悉的、如今廣大網友也不得

不『熟悉』的腔調，『問候』了我的穿著，展示了他的『親切與幽默』，讓我一個剛步入社會的小女孩，

感受到了某種來自大人物的『青眼有加』。」

她指自己在朋友邀請下去「嚮往已久」的史航家拜訪，但感到失望，因為「隔著微博濾鏡，看起來亂中有

序的『安樂窩』，用現實的眼睛看來，堆滿了垃圾。」

某天史航突然邀請她看電影，她「欣然赴約」，到了現場卻發現原來只有自己。起初他們說笑「如閨

蜜」，但當影院熄燈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大叔，用大汗淋漓的身體貼近我的胳膊，在我

的耳畔邊嘀嘀咕咕」，史航突然抓住她的手，她嚇了一跳，第一反應生怕引起別人的注意：「對，我的第

一反應競然不是快來看啊有人性騷擾了，而是生怕被看到丟人。」史航繼續採取試探甚至越界的行為，她

非常驚慌和害怕，「一動不敢動，任由他攥著我的手揉來揉去，進而在我腿上摸來摸去⋯⋯但我無法『憤

然離席』，首先我不『憤然』，我只是發抖。其次，他坐在靠通道的一側，像肉山一樣，死死擋住了我的

去路。整場電影，我什麼都沒看進去，精神高度緊張，卻完全沒感到『恐懼』『惡心』或是別的什麼情

緒，滿腦子都是擔心被人看到怎麼辦。」

史航從未正式確認男女朋友關係，但已經單方面把對方當作「前任」了。「我打開手機，發現他跟我表白

了⋯⋯這份表白從頭至尾沒有提及『做我女朋友吧』⋯⋯只是溫軟地表達著他對我的愛意⋯⋯我是他在芸

芸眾生中唯一的愛情。我信了嗎？我一身的婦炎潔味，你說我信了嗎？」作者續指自己也確實「沒有拒

絕」，「我怎麼拒絕呢，我只能帶若七分忌憚和三分無用的涵養，很『颯』地表示戀人哪有朋友長久。」

在這場「前任」與否的爭辯中，這些對話「是性騷擾還是調情？」這一問題，迅速成為本次#Metoo的第

一個輿論重點。有評論認為，在#Metoo的問題意識已經大幅進步的時候，史航正把議程重新設置回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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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基本的問題。

《三聯生活週刊》隨即訪問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長期從事女性維權工作的公益律師呂孝權，

再次釐清「性騷擾」的本意。呂律師強調，按照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職場性騷擾有三個構成要

件，都非常突出受害者自身的主觀感受：「第一，違背受害人意願；第二，施害人的行為中，只要有性含

義，無論是何種形式，何種企圖，都構成性騷擾；第三，性騷擾的界定只參考受害人的主觀感受，不需要

考慮或追究施害人當時的主觀目的或主觀情緒。」

呂孝權並指出，對於崇拜者的性騷擾屬於「交換型」性騷擾，除了具備權力不對等的職場性騷擾的一般特

徵外，還有受害人看似自願、實則違心的特點。在初次發布截圖時，可能會對受害人不利，但如果「綜合

考察全案事實，做全案證據審查，比如雙方當時處於什麼樣的身份關係、角色互動關係等」，則會得出比

表面證據更深刻的結論。

編劇史航。圖：網上圖片

女權男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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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關注到，與之前的#Metoo案件不同的是，范新、史航、宗城，都是在公共觀點上親近女權主義的男

性。水霓指，男性親近女權主義，本身是一個女權主義去污名化、政治正確化的過程，但她也見過有男性

覺得有了這個身分會更容易去約炮，「約到女生之後還會在其他地方炫耀，好像成為女權主義者就可以吸

引到更多女生的愛慕。」

史航與女權主義的關係更為「符號性」，他曾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寫推薦語，「走過危機四伏的成

長，我們每個人都是青春的倖存者」。端傳媒日前刊發的評論文章指：「相較於《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所

觸及沉痛的社會議題，和這本書在中文女性主義集體意識中符號性的地位，史航這青春小說式的評價顯得

漠然、不合時宜甚至有幾分文不對題。」

兩位指控宗城的當事人J和Esther，向記者描述了自己對宗城的認識。 


其中一位是今年19歲的大學生J，她在2021年10月中加入宗城播客「席地而坐」的微信會員群，最初是被

宗城寫的文章吸引。「他那個時候發表了很多跟女權主義相關內容，就會讓我覺得説，欸，這個男生好像

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男生這樣子。」她回憶，一開始對宗城的印象，是覺得他講話很有道理、讀的書也很

多，對很多公共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並有一定表達能力。J覺得好像在網上看到了一個「想法和自己類似的

男性文字博主」。

J指，入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兩人都沒有太多交流。直到同年11月末，宗城突然主動私聊J。之後，J經常

收到宗城發的電影截圖，例如一個女生正在親吻一隻腳的畫面、兩個赤裸的人躺在床上的畫面、性愛場

面。J當時沒有感到特別奇怪，覺得從電影觀賞的角度來説這些場面挺正常。「但是我再回想，那個時候他

可能已經在用這些有性意味的圖片來試探我的底線了。」

後來，J開始持續收到對方發來的一些非常露骨、與性有關的話，説自己夢到J穿比基尼的樣子，還向她描述

很具體的性愛場景、甚至姿勢。「很像那種黃文寫手」。J後來看到其她受騷擾女生的發聲，才知道宗城也

對她們説了類似的話。

J感到很不舒服，但當時還沒有把他與藉「女權男」人設性侵女生的鄧、艾之流直接聯繫起來。J説，宗城不

會整天都講露骨的話，而是會穿插一部分正常聊天，認真地討論一些事件，甚至會推薦一些很不錯的書、

音樂和電影。

「我當時很疑惑，不知道他想幹什麼，我完全不知道他也在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別人，也沒有相關的先例説

他有性騷擾過別人。」另一方面，礙於情面，J覺得好像不該簡單拉黑刪除。再收到露骨內容後，J選擇用迂

迴的方式打斷，或直接不回。宗城曾試圖約她線下見面，她那時評估「會比較危險」，搪塞不去。

線上的文字騷擾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初，宗城在聊天中評論J發在朋友圈的照片性感，她感到無法再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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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觀察下去，終於斬釘截鐵地請他不要這樣講話、自己已經很不舒服。宗城道歉稱不知道會「冒犯」

到J，但J認為這些話「看起來很虛偽、浮於表面」。她再度思考過是否要將他拉黑刪除，但想到聊天記錄作

為證據可能不好保存，所以最終沒有拉黑。

另一位剛工作的95後女生Esther，在2021年10月參加上海706萬聖節活動時，偶然結識宗城、加了微

信。此前對他完全不了解。加微信後兩人交流寥寥，Esther只把宗城當作掛在好友列表裏的普通朋友。宗

城的朋友圈背景是其女友，Esther沒有與他發展浪漫關係的想法，基本從未主動找他説過話。宗城偶爾會

向她分享一些生活碎片，Esther出於禮貌會稍微回覆一兩句，線上的來往沒有感到異樣。

宗城在2022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書，時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知名文化平台上寫的文章、評論社會議題，

表現出關心社會、有責任感、支持女權。Esther覺得他的文字看上去很真誠，感覺他好像跟自己是一路

人。

2022年8月，宗城以解封後想見很久未見的朋友們為由，約Esther一起逛書店、吃晚飯，她沒有多想、答

應了邀約。那天宗城不停打探她的感情狀況，頻繁以比較曖昧的方式去接她的話、並且一直挨她很緊。

Esther有注意到這點，但由於平時性格比較「心大」，未太放在心上，事後回想才醒悟它們都是越界。

飯後兩人散步走到了一個湖邊，Esther發現那裡沒有路燈、光線很暗，周遭都沒有什麼人。她指這時宗城

突然牽起她的手，並拽她、企圖要強吻她。她掙扎著擋住，在此過程中他依然堅持試圖吻上來。緩過神來

之後，Esther掙脱開，把兩手抱在自己胸前、不讓他再有牽的機會，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宗城起初謊稱和女友處於開放關係中，在Esther多番質疑下，他最終承認自己說謊。宗城一方面表示對

Esther一見鍾情，強調很尊重她感受、沒有實施強迫，另一方面又要求再牽她的手。

Esther指自己強裝鎮靜地與宗城周旋，表示想要離開、並往地鐵站的方向行進，最後打車逃離。「當時迫

切地想逃開這個環境，就是我內心已經非常不安了⋯⋯一路上我跟他的交談我都是在忍着，內心的山崩地

裂、不安和很大的威脅感。」

「上車之後我才覺得自己終於解脱，一上車我就崩潰暴哭，馬上打電話給我朋友。」回到家，她一直復盤

到凌晨兩三點，歷數發生的一個個細節。她指在復盤中發現宗城當天的言行環環相扣、步步試探，將她

「誘入狩獵圈」。到白天她才徹底冷靜下來，憤怒地反駁了宗城發來的「道歉」長文，保存截圖後拉黑了

他。



青年作家宗城。圖：網上圖片

從怒別人不爭的觀察者，到難以開口的親歷者 


每一次針對#Metoo的輿論中，都會出現，「為什麼當時不反抗」的困惑。這一次，Esther和J從旁觀者到

成為親歷者，除了都對自己「反應遲鈍」感到後悔，也深刻意識到「說出來」不容易。

J形容自己「本該警告他」，但「拉黑刪除是一個很果斷的選擇，我直接面對這樣的事時，其實是有點手足

無措的。」

Esther覺得那個處境中的自己很無力，「那個場景、那個氛圍，就是很難很難甩開、很難反抗。因為周圍

都沒有人，想跑都不知道怎麼跑、想叫都不知道怎麼叫。」Esther事後一直在反思自己為什麼沒有甩開宗

城的手、為什麼沒有「甩他兩巴掌」。「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你腦子裏最先想的也是害怕。你不敢反

抗，因為你不知道反抗之後會發生什麼。」Esther採取的後續處理方式是儘快忘掉這件事。她形容自己是

一個讀過林奕含、伊藤詩織的女權主義者，對自己後來的反應「感到懊悔和自責」。

Esther説，以前作為局外人會不理解一些受害人的懦弱、很怒其不爭；等到性騷擾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

成為局內人之後，才發現「對我們來説，脱離這個傷害最好和最快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沉默。受害者天

然的想要避開這些回憶，或者説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創傷後的應激反應。但沒有受到創傷的人，他們是不知

道，被人捅了一刀之後，你是不能立馬發出聲音或者作出反應的。」



她也會擔心説出來之後沒有人相信，而輿論可能會造成二次傷害，也缺乏有足夠公信力的司法制度支持。 


被史航「前任」的女孩也坦露心理活動：「他一直在侵犯我，我卻一直在擔心自己被當成隨隨便便的『果

兒』『蜜兒』，將來無法以職業面貌示人。」「我嚇壞了，用他的扇子死死擋住臉，生怕被拍到我跟他坐

在一起，彷彿見不得光的是我。到這裏，就已經出現『情感關係』的端倪了，對吧⋯⋯寫這篇小作文的

我，至今無法自洽，為什麼我為電影而來，卻在一場電影的時間內，把自己搞得像個『情婦』。」

中國女性權利工作者馮媛説，許多實證和理論研究表明，這樣的應激反應很正常。「每個人在毫無準備的

事情發生時，反應都不是只有一個模式。有的人是逃、有的人是躲、有的人反擊、有的人虛以委蛇伺機行

事、有的人是僵住了什麼也做不了。但很多人不能理解後者，會責備受害者或受害者也自責。」

水霓分享經驗，「最基本的就是不去苛責任何一個受害者，她可能不夠勇敢、不夠能面對，她可能會選擇

退縮，甚至反水，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去理解的。」馮媛補充，「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要認識到，歸咎於

受害者是不對的。應該譴責的是騷擾的行為，應該改變的是行為人的認知和做法。」

連結方式改變：受害者自己站出來 


談到這次#Metoo和以往的相似與不同，水霓認為，第一個相同點是——被控訴人都不是第一次犯案，但

之前沒有被曝光。另外一個共同點是——發聲、取證、走法律途徑依然困難，社會輿論也存在對受害者的

苛求。

她認為，一個最大的變化是，早期做#Metoo，需要不斷鼓勵受害者出來，甚至有的時候要幫忙呼籲、聯

繫、尋找受害者。但這次是受害者一個接一個自己站出來，並自發地去與公眾連結。在這樣的氛圍下，單

一案件下面的受害人數也比以前更多。水霓做鄧飛案時，收到11個證據，能確認和聯繫到真人的只有不到

8個，而史航一下就是20多個人。

J、Esther，和指控錢小華的DD，跟記者講述了自己站出來的過程。 


今年五一假期，Esther在706青年空間的一個微信群中，突然看到了群友轉發的一則帶#宗城性騷擾#話題

的曝光微博，曝光人數、受騷擾的程度讓她震驚：原來他還以類似的手法線上線下騷擾過這麼多女生，有

幾位甚至剛成年。同時她也感到愧疚，想如果自己當時站出來，是不是就不會有更多女孩受到同樣的傷

害。

她陸續了解到整個文化出版圈的性騷擾曝光。史航受害者們在《三聯生活週刊》的講述，令她產生了強烈

共鳴：「我是那麼地理解她們表述的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心理活動 因為在我身上都有類似的影子和想



共鳴：「我是那麼地理解她們表述的每 個細節、每 個心理活動，因為在我身上都有類似的影子和想

法。」

憤怒轉化成一股暗流，推動着她想要去做一些什麼。她的一位女權主義者好友給她肯定和鼓勵，她決定：

「這一次我不會再允許自己像剛被捅時那樣失聲了。」

Esther有想過可能會被報復、被人肉個人隱私，畢竟以往的案例屢見不鮮。但她下定決心後，拋卻了那些

顧慮。她覺得站出來也是在捍衞自己的女權主義信仰：「我不想為我自己感到羞恥，我覺得我不能辜負自

己所相信的東西。」

有更多人因為看到她和其他受害者的發聲，而繼續站出來。Esther覺得自己在參與歷史。她也感到身邊人

被自己鼓舞，有朋友甚至來向她傾訴類似乃至更嚴重的隱秘遭遇。「我們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

她人」⋯⋯勇敢是我們自身的第一步，但是真正應該被解決的是犯罪、作惡的人。」

J也於相近的時間，在「席地而坐」會員群看到了群友轉發揭露宗城性騷擾的豆瓣廣播。她一度擔心如果自

己發聲，會有人把她與宗城的聊天記錄評判為調情、招來攻擊。但她認為，作為受害者發聲，不僅是想給

其她女性一個警醒，也是希望自己在#Metoo的浪潮中能用局內人身份去做一些事。性別意識是推動她這

樣做的因素之一。她覺得承認自己是「受害者」，其實也是確認了自己的主體性。

「在父權制的宰制下，這種以女性為主體的敘事（narrative）本身，就意味著改變的發生和顛覆的可能。

從前的框架（framework）通常是非常傳統且厭女的，比如説「受害者有罪論」和對受害者的「蕩婦羞

辱」，而且受害者本人也可能內化這一套價值體系去否定自己。但今天這一切被重新審視和重新講述，女

性的感受得到確認和重視，女性的經歷也被reframe，這種改變讓我覺得被賦權。」

揭發先鋒書店錢小華的DD向端傳媒表示，2018年的#Metoo是一次啓蒙，「今天發生的一切也是當年站

出來的女性們在時間的湖面上蕩起的漣漪。」她認為，這幾年女性主義著作的出版、女性主義活動家的工

作、播客的興起，使大家的女性主義意識有了很大提升。「更多人意識到#Metoo其實不僅是關乎兩性之

間的事，而是勇敢對所有不平等説不的行動。當一個個曾經被傷害的、柔弱怯懦的女性站出來反抗曾經被

默認為常規的遊戲規則，這意味着任何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個體都應該有這種説不的勇氣，也天然地擁有

這種權利。」

和史航案受害者形成聯盟相似，J、Esther等8位宗城案當事人也建了微信群彼此打氣、收集其信息證據。J

透露，幾位尚未公開發聲的受害者也在群中。還有熱心網友作為志願者自發向受害人提供各種各樣的支

持。

一頁范新事件爆出之後，有人在長毛象平台上發起倡議，成立了一個7人志願者小組，最初是寫信告知一頁

的外方合作出版社和作者 後來陸續開始整理近期其他性騷擾事件的時間線和各方講述 搭建網站歸檔

https://www.douban.com/people/174153103/status/4222599839/?_i=83814134507b0c6
https://nomorebooks.github.io/end-silence/tags/#archive


的外方合作出版社和作者，後來陸續開始整理近期其他性騷擾事件的時間線和各方講述，搭建網站歸檔。

工作內容隨後也拓展到宗城事件。志願者渡渡鳥説，志願小組的工作首先是保存記憶不遺忘，其次是進一

步行動發聲，「用脚投票」，讓出版文化機構知道讀者和消費者的態度。「然後是讓更多人看到我們在做

的事情，讓受害者看到我們的聲援，讓更多的人參與討論，防止熱度散去之後再一次陷入沉寂。」

馮媛表示：「這裏既有當事人的彼此看見，以及她們之間的連結和互助，也有支持者（無論之前是否熟

識）和當事人之間的連結和互助。這種之前有過，但不像這次的能見度這麼高，聲音這麼宏亮。可能一是

因為社交媒體的發達，二是因為經過前些年不斷的反性騷擾事件，特別是2018年的MeToo之後，當事人更

加勇於發聲、善於發聲了。」

水霓從兩個層面看受害者是否團結的問題。她坦承，2018年，有的case是不團結的——受害者和受害者

之間分化的、意識和反抗意識不同，很少看到受害者主動自發地站在一起尋找彼此，並且對於案件處理的

要求和訴求如此高度一致。從這個角度說，這次受害者的連結是非常強大的。

但受害者後續怎麼去處理這些案件，根本上還是跟整個法治、政治環境、公權力如何去對待這個運動的發

展，包括女性自己如何互相支持，息息相關。水霓認為，五年來，各種各樣的打壓、對行動者的分化，很

難說對支持者的網絡真的長大了多少。每個受害者背後的支持者也有不同的經驗、政治素養、行動素養，

這也影響了人們能去要求多少。

她感慨於，有的受害者之後會轉變成行動者。運動、連結能去做的，就是不斷反思女性背後的支持系統應

該如何去成長，如何去幫助受害者獲得更好的連結，支持她們把創傷轉化為賦權其他人的力量。

https://nomorebooks.github.io/end-silence/tags/#archive


2020年12月2日，北京，法庭審理中國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的性騷擾案件，支持者在外舉著#MeToo和其他標語聲援周曉璇。攝：
Florence Lo/Reuters/達志影像

期待什麼、達成什麼？ 


針對史航所謂前任的文章談發文的目的：「我見不得你繼續躲在陰暗的角落，傷害那些曾經跟我一樣年少

的女孩們。三十年，一個套路，你不累嗎？」

「我不會讓史航再用他的春秋筆法，和漚了三十年的陳年伎倆，來欺負鼓舞我發聲的姐妹。在這個戰場

上，我做出了我的進攻⋯⋯我們的力量仍較之你們稚弱。但，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

的。是真實的憤怒和恨意，就不會被虛假的辭令和手段長久掩蓋。今天投降，今天就是你重新做人的日

子。若待來日，哈！你以為來日還是你的時代嗎？」

Esther和J都希望實現的目標，是讓宗城「社會性死亡」、「無法像以前一樣活躍在各大平台上做公共表

達」。一些受害者與志願者也正打算借鑑范新、史航案的做法，聯繫曾與宗城合作的機構，要求停止發表

他的文章。

看到越來越多人關注事件、聲援受害者，志願者Kukumaru感到欣喜。但同時令她失望的是，這些被指控

者沒有一個明確承認性騷擾，都沒為其言行真正付出代價，尤其國內的司法制度很難對他們進行裁判。

J亦觀察到，現在#Metoo當事人主要靠在網上獲得關注，通過輿論施壓，來使某個機構/施害者回應訴求。

然而，後續似乎並沒有更系統性的、完善的措施建立。她説，受害者若訴諸法律，具體的判決結果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遇到一個怎樣的法官。若法官缺乏共情能力，其甚至不會將施害者的行為看作性騷擾/性暴力，

受害者的利益和訴求也就無從談起。這樣的局面下，受害者的訴求能否滿足很看運氣，得不到制度上的保

障和支持。她認為，除了制度之外，相關的教育也很匱乏。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沒有人告訴她受到冒犯、

騷擾、侵害應該怎麼辦。

馮媛表示，#MeToo走到現在，令她感到賦權的是，當事人越來越少自責和自我審查，越來越能彼此看

見、彼此連結和支持；「拒絕蕩婦羞辱」、「不要求全責備受害人」「杜絕再次傷害」這些理念已經出

圈，逐漸為更多人接受。

「擔憂的地方也有一些，比如説一些有話語權的人不僅不反思傳統的男性中心文化、既有的不平等的性別



權力關係、有毒的男性氣質、對女性的規訓、公權力的遲鈍反應等，反而懷疑説出來的女性、質疑

#Metoo的合法性和可信性，也有一些反對性騷擾的聲音是站在性保守的角度而沒有促進女性性自主、身

體自主的意識。」

Esther説，#Metoo讓性騷擾的冰山一角慢慢浮起，揭露在大眾眼前，使原本「不存在的」變成了「存

在」。「把問題從自身轉移到加害者身上，當我正當地表述而不是遮遮掩掩、畏首畏尾説出來的時候，這

種心理層面的能量轉變，我覺得是我作為女性切身感到進步，並且為之振奮的一點。」

水霓則用「失望」來看待目前的成果，但她強調這不是女性們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問題。「對於整個實際

的機構處罰、個人處罰、立法、救助網絡，是沒有真正做到的。做這些事情需要機構、個人、官方、企

業，各方面的連結，但這些都做不到的話，永遠都是相同的瓶頸和障礙⋯⋯」

她詳述整個過程的困難：想在媒體發聲會遇到障礙，媒體發聲過程中可能又面臨二次傷害，發稿可能遇到

審查，進入救助又會面臨進入司法體系的障礙，進入司法體系又會面臨公開審理還是非公開審理的障礙，

審理結果是否公平的障礙，審理結果是否符合法律的障礙，以及法律本身是如何制定的障礙。

「擋在每一個#Metoo案件的受害者和支持者前面的真的是重重阻礙。弦子的案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她代表了從2018年到現在，我們可能切掉了某一個阻礙，但中國在女性權益保護的法律上面其實是沒有任

何進步的⋯⋯大家的意識進步了，但連結的方法和連結之後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東西，還是有限的。這是受

現實的限制，不是你個人多強大、背後的支持系統多強大就能夠解決的。」



2022年5月2日，北京，女士們坐在亮馬河沿岸看著手機。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官方機構、官媒暫無表態 


截至發稿前，公權力如《人民日報》等並未對事件有任何評論、表態，公安機關也未有對案件的迅速通

告、審斷、了結。

水霓認為，公權力審查這次比以往來得要更溫和，在信息審查、刪帖、封嘴這些事情上的介入，感覺是有

所收斂的。一方面，水霓想，某程度可能是公權力覺得女權運動對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的「危害」實際上

是比較小的。另一方面是，近幾年的社會熱點，如小花梅事件，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對女性權益的關注也會

讓公權力有所收斂。

「我們做#Metoo一般講三個階段：事前教育、防預；事中干預、救援；事後善後、倡議、完善。我們之

前能做的主要是事中，事前要交給有經驗機構去做，事後的倡議比較難。但經過這五年這麼一個漫長的過

程，每一個案子的爆發，都像在給公眾做一個事前教育，我想這也是給了這麼多女性站出來的條件，也讓

公權力有所收斂的機會和環境吧。」

她強調，如果公權力和加害者站在一起，並成為加害者，受害人要反抗的就不光只是加害者，而是由公權

力建立起來的整個法律制度和社會體系。

她形容每個女性身上都套著那個封建女性的鐵鍊：「你到了她被關的地方、你取不下她的鐵鍊；你取下她

的鐵鍊，你阻止不了她被關到精神病院；你到了精神病院，你還是會被阻攔、看不到她的真實身分；你看

到了她的身分、她的名字是小花梅，她甚至沒有一個正常的名字，然後你也無從得知她的情況。我覺得看

每一個真實的case，每一個曝光在大量的密集的社會輿論和社會關注下的case，實際經歷是怎樣的，法律

過程是怎樣的，我們就很清楚了。」


